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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电影的成
功，必须兼顾观众
的情感投入与类型
愉悦

在引导观众情感投入和获得观影愉

悦上， 《我的姐姐》 下了很大功夫。

商业电影的高票房来自于它对观众

的重视。 首先最重要的是， 商业电影必

须能够召唤观众对影片的情感投入， 让

观众与主人公之间建立起情感纽带。 商

业电影提供的情感体验还必须具有一定

的理想性和超越性， 以弥补观众在日常

生活中的情感匮乏与渴望。 比较成功的

商业电影基本都做到了这一点。

《我的姐姐》 在引导观众的情感投

入上也十分用心， 其中将弟弟形象设置

成天真无知的幼童是比较好的选择。 正

如巴赞评价 《偷自行车的人》 中的儿子

形象： “他的位置决不是没有意义的，

相反， 他就是剧作的现象学。” 因为年

龄限制， 他们往往对成人困境无法准确

地理解， 但他们反而有可能成为悲剧内

情的目击者 ， 将残酷性真正地揭示出

来， 甚至成为无意的拯救性力量。 《我

的姐姐》 中， 年幼弟弟对姐姐安然的依

恋和爱是发乎天然的， 这个看似累赘的

存在恰恰部分弥补了父母所亏欠安然，

而安然实际上最渴望的东西。 某种程度

上， 弟弟在帮助安然与父母和解， 也在

帮助她成长。

为了铺垫这段姐弟情， 片中的细节

刻画十分细腻和有层次， 地铁中姐姐差

点想丢掉弟弟但最终不忍； 弟弟给姐姐

冲生姜红糖水后的姐弟对话让姐姐第一

次打开心扉； 听到弟弟说自己有妈妈的

味道时坚硬的姐姐被柔软所触动； 看到

舅舅对弟弟不负责任引发姐姐的母性觉

醒； 弟弟主动被领养后姐姐意识到自己

对弟弟的不舍等等， 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都将观众带到姐弟情的体验之中， 也带

到姐姐安然的困境和挣扎之中。 所以，

安然最后对弟弟的不舍是真正敞开内心

后的一种真情流露。 安然的这种内心释

放也成为观众情感释放的动力， 从而与

影片产生共情。

其次 ， 商业电影还要充分研究类

型， 重视类型愉悦的操作。 为了预知观

众的预期， 电影创作者必须精通类型及

其常规。 而类型愉悦则是一个类型最吸

引观众的内容， 也可以说是类型与观众

之间形成的契约。 中国电影市场上曾经

有一些现实题材商业电影就是因为没有

充分研究和吸收所选择类型的类型愉悦

手段， 导致影片整体的吸引力不够。

《我的姐姐》 对类型愉悦的操作也

是比较自觉的。 这部电影选择了家庭情

节剧这个类型， 其中社会变迁和人性复

杂导致亲情撕裂与和解的张力是这个类

型最大的类型愉悦所在。 瑟克、 小津安

二郎、 是枝裕和、 杨德昌、 李安等的优

秀家庭情节剧作品， 都是因为对伦理亲

情的撕裂与和解的拿捏分寸比较好， 既

以情动人又发人深思。 《我的姐姐》 巧

妙地以姑妈、 舅舅、 安然三个人物形象

及其关系， 来处理两代人对个人自由与

伦理责任关系的不同观念， 以及造成的

亲情撕裂与和解。 姑妈与安然两代 “姐

姐” 的交锋中， 姑妈的现状就像一面镜

子， 让安然反而对自己的个人选择更加

坚定。 舅舅与安然的关系则展现出一种

新的代际关系可能， 当上一代际展示出

人性的真实面， 两个代际之间的相处反

而更加亲昵与自然。 姑妈最后对安然的

理解与安然最后对舅舅的原谅都体现了

对亲情的和解力量的肯定。

商业电影的升
华，取决于其作为
社会议题讨论场的
可能性

在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的社会效果

上， 《我的姐姐》 也做了一定努力。

商业电影因为其巨大的受众， 电影

制作者需要尽量考虑各种文化观念的平

衡， 所以商业电影一般来说不太会直接

冒犯社会主流人群的价值观， 但同时也

会对其复杂性进行呈现 。 麦克白就认

为： “一部电影最好是被理解成一处由

很多 （常常是冲突的） 意图和逻辑贯穿

其中并发生作用的地方， 每一种力量或

多或少明显地、 也或多或少有效地改变

着它。” 奥尔特曼甚至认为商业电影可

以作为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空间的当

代替代品。 因为各种社会文化观念都有

可能进入到其中， 商业电影就有可能成

为一个象征性的社会议题的讨论场所。

对现实题材商业电影来说， 这种作

为社会议题讨论场的功能显得更加突

出。 而在具体处理过程中， 将重要的社

会议题以一种相对含蓄的方式来呈现反

而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比如 2018 年

的现象级电影 《我不是药神》， 就有意

避开了对复杂问题的直接讨论， 主要提

供的是一个英雄挺身而出为困难人群采

购廉价药的故事， 着重刻画主人公与病

人之间的情。 但电影在上映后引发严肃

社会讨论甚至获得高层批示， 则生动地

展示出现实题材商业电影作为社会公共

空间和社会议题讨论场的可行性和重要

价值。

《我的姐姐》 所选择的将姐弟情的

展现与安然形象的刻画作为电影的主

线， 将一些带有痛感的社会议题作为隐

性表达的原则符合商业电影操作规律，

尤其是影片最后的开放式结局是值得肯

定的。 这个结局一方面是对安然形象刻

画的一种深入， 因为随着安然在心理上

与父母的和解和对弟弟的依恋与不舍，

任何一种选择对安然都是残酷和痛苦

的。 而且安然的痛苦也说明个人自由与

伦理责任的冲突、 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处

境等复杂问题， 并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

决绝表达， 或者二元对立的观点倾轧就

能解决的。 这样的结局反而为一些复杂

问题留下了可以展开的讨论空间。

不过作为电影新人， 《我的姐姐》

在电影技法上还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间。

比如片中的重要形象弟弟的有些台词和

行为还有些成人化痕迹， 部分削弱了电

影的情感力量。 而且影片虽然有意识将

一些社会议题尽量与故事推进和人物塑

造有机结合在一起， 但电影的实际呈现

中并没有真正做到不动声色中的水乳交

融， 有些地方的处理还是比较生硬和割

裂的。 这当然需要电影创作者不断地磨

练自己的电影制作水平和能力。

但 《我的姐姐》 两位年轻主创的电

影经历是很有启发性的。 导演殷若昕兼

具编剧和导演的双项实践能力， 而且也

尝试驾驭不同类型片， 这种开阔的视野

对电影新人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编剧

尤晓颖之前的家庭情节剧作品 《相爱相

亲 》 拿下过多个奖项 ， 这次 《我的姐

姐》 又采用家庭情节剧类型， 其中的人

物和情节设置可以看到之前 《相爱相

亲》 的成功经验再现。 这种在某些类型

中长时期磨练和积累实践经验对电影新

人同样十分重要。

总的来说， 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的繁

荣是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向， 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同时

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 更多的电

影新人能够投入到其创作之中， 并有更

好的票房斩获， 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健康

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近日《我的姐姐》领跑票房排行榜，

打破档期观影纪录，如同《送你一朵小
红花》《你好，李焕英》一样，再度证明了
现实题材电影的重要地位。母爱与亲情
是人类永久的需要，也是艺术创作永恒
的主题，这样紧贴日常生活与人生选择
的现实题材，在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
鸣的同时，也搅动着我们在理智与情感
之间的纠结与争议。

父母意外车祸双亡，给姐姐留下了
一个年龄相差近 20 岁的弟弟。 要不要
承担起抚养这个弟弟的责任？ 《我的姐
姐》将如此沉痛的问题猝不及防地抛给
了姐姐，也犀利地抛给了观众。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会被许多
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审视和检阅。

电影为我们讲述的人生故事， 情感经
历，并不是为了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让
我们开始对人生选择、内心渴望、人性
明暗的思索。

电影《我的姐姐》开篇就为观影讨
论开辟了话题的分类，失魂落魄的女主
人公安然在接受警察的盘问， 警察说，

车祸去世的那对夫妇手机里只有和儿
子在一起的照片，没有和女儿在一起的
照片，但是事发前却打过十几个电话给
安然，她没有接，这直接造成了安然心
中的愧疚。其实用这两件矛盾的事件放
在故事开头作为铺垫，创作者似乎要先
发制人地告诉我们父母的偏心，一直到
死都要让女儿背着不孝的包袱，而不是
诚心诚意地问，父母这样做或那样做算
不算偏心。

总的看来这是一部抒情电影，并没
有认真讨论伦理话题的雄心。它的抒情
方式也很怀旧，非常像上世纪的热门电
视剧如《星星知我心》《妈妈，再爱我一
次》等等。 《星星知我心》的故事结构与
《我的姐姐》也是很类似的，父亲车祸丧
生，母亲又得了癌症，几个孩子何去何
从，实在牵动观众的同情心。 而《妈妈，

再爱我一次》， 同样是母子连心， 作为
“香火”的幼童不愿接受和母亲分离，屡
次从富贵的家庭中逃出，试图回到母亲
身边。更有著名沪剧演员陈瑜主演的沪
剧电视连续剧《明月照母心》，讲一个老
师怎么被一次又一次托孤，最后要送走
这些她本来不负有抚养义务的孩子们，

又是何等的锥心。 《我的姐姐》里，弟弟
安子恒也总是在姐姐最想丢掉他的时
候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姐姐”，好像一
种通关咒语。

我们若用现代心理学来看待这些
故事， 这些孩子都有严重的 “依恋焦
虑”。我们诞生于世的过程，本就是要学
习“分离”，先与母亲的子宫分离，再学
与母亲的乳房分离，最后，终要与母亲
分离。每一次分离，既是危机，也是成长
的契机。 这就类似于，古代西方男孩的
成人仪式， 须要独自参与一场战争，其
本质，也是要训练他们离开母亲， 变得
强大 。 女孩子的成长则要模糊得多 ，

好像是讨论到 “结婚” 为止， 结婚以
后的感受就不太重要了。 最近又开始
变得重要起来， 是因为许多女孩子在
婚姻里不快乐。

以前我们不太深究这些问题。但快
不快乐并不是人生的主旨，追求生命的
意义才是。 “姐姐”安然的生命意义是什
么呢？一开始是逃离这个对她不公的家
庭，后来是逃离那个对她有结婚生子要
求的家庭，她拿来与生活抗争的工具是
“考研”，是去“北京”，但是考研以后呢？

去北京以后呢？ 这只是一个选择，并没
有任何承诺或者假定考上了研究生，生
活就能步入理想的轨道。即使没有弟弟
的问题，她的人生方案，依然是禁不起
考验的。

不过，这也是我认同《我的姐姐》的
部分。 至少电影很正面地给安然出了考
卷， 她好像只是终于争取到了一次充分
表达自己感受的机会， 却没有彻底完成
“艰难的抉择”，作为女孩成人的仪式。她
的自我觉醒来自于“一胎”的终结，父母
为了生一个弟弟造假她残疾， 还因为她
暴露了健康的特征而揍她。 这当然是不
对的，而且从影像的表现来看，母亲是护
着她的，这一切都是父亲的意志。父亲打
她却不打弟弟， 弟弟却只找妈妈不找爸
爸，可见弟弟的依恋还是倾向于母亲的。

他们姐弟只在父母墓前有过一次有趣的
对话，弟弟说，“我们好像有的不是同一个
爸爸”。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戏剧话题。

日本电影《帮老爸拍张照》，拍过类
似的情节。一对亲生姐妹在母亲的要求
下去探望即将去世的父亲，父亲早年抛

弃了他们。 小姐妹对父亲的记忆稀薄，

虽然内心勉强，但还是去了，到了父亲
居住的乡下， 却发现父亲已经去世，没
想到还遇到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
与弟弟的交往中，他们发现了爸爸的另
一面。这个在她们心中堪称无情无义的
人，在弟弟心里却是个很好的人。 三个
孩子有商有量，嘀嘀咕咕说，“原来爸爸
是这样的人啊”。直至参加葬礼时，女孩
给爸爸捡骨，对爸爸说，“爸爸，我不恨
你，也不感谢你。 ”因为没有看到爸爸本
人，她们只能给爸爸的骨头拍了张照。电
影传递出了一种奇妙的东西，不是是非，

也不是性别的问题， 而是人的复杂性与
生命的短暂。

《我的姐姐》在故事的流畅性上表现
尚佳，在深刻性方面就弱得多了。父母过
世之后， 本已不存在两个孩子争夺父母
之爱的问题， 而演变为安然软弱的男朋
友和乖巧弟弟之间的博弈。 这两个男性
都没有完成精神独立， 总想依附于强大
的母性能量。 他们在争夺安然抽象的母
爱，他们都在找一个新的妈。安然虽然对
自己有高度理性的要求， 却没有实践理
性的能力。这当然是很遗憾的，遗憾的是
她错过了又一次成长的机会。 她没有在
危机中抓住使自己变得强大的机遇，她
表现得那么摇摆、感性，又诉求不明。 其
实我们放弃一个人是容易的， 当一个没
有利益共同体的人显然比较自在一点，

但成长的本质就是变得复杂， 是承担复
杂， 不断在复杂的生活变局中调整出新
的方案，并加以执行。

姑姑的故事， 是典型的女性受害故
事。 姑姑的出生年代没有给她更好的选
择。她生活的样子，像我们在生活中见过
的很多女人，她们吃苦耐劳、压抑自己的
感受、放弃自己的成长性，换来的是社会
的广泛认同。她们没有不劳而获，十分值
得尊重， 社会对她们也没有与众不同的
要求。 社会对安然其实也没有什么与众
不同的要求，是她自己看似渴望着不同。

“与众不同”是有成本和代价的，这个代
价可能就是要放弃所有人对她的喜欢，

放弃感性。 许多人不喜欢《我的姐姐》的
结尾， 是因为他们发现安然绕了一大圈
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她辜负
了在影片开始对她有期待的人。她好像触

及到了现代性，又无法完全负担现代性的
代价。

对年轻女性而言， 现实困顿下幻想
的飞驰与逃避现实苦闷的渴望是永恒的
话题， 于是基于童年或原生家庭创伤背
景之下的 《过春天》 的情欲探索，《狗十
三》的咀嚼受苦，《春潮》的遁入怀疑，成
为女性电影的抒情方式。 而男性不管他
出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创作者和观
众的一般审美都指向两个基本话题：“我
什么时候发达”“我什么时候发财”。这是
很有意思的映照。 至少从女观众的角度
出发， 我更想看到的其实是怎么走出困
境，而不是如何情感丰富地在雨天、在墓
前、在失恋时一遍又一遍地原地绕圈。自
我怜悯所产生的愉悦是有毒的， 尽管她
能表现得很温柔、很善良、很包容，就像
“姑姑们”一样。

正因如此，《我的姐姐》 是一部温和
的言情片。 它虽然触碰到了一些社会话
题，但它自己都没有雄心，也不必太苛求
它的完善。在电影院里，有许多女观众都
在哭。可能是有些细节，让她们看到了自
己经历过的事，经历过的委屈和不忍心。

作家王定国写过一篇散文《姐姐》，文中
他写道：“那时我还有一个姐姐”，可见姐
姐已经不在人世。小时候，他剽窃了姐姐
的一篇作文，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后来
姐姐所有的东西都烧掉了，家也搬迁了，

姐姐在作文里把小镇写活了， 她自己却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妈妈“有时忘了擦掉
泪水”，她在哭什么？ 王定国写道：“我本
来就不想忘记，所以一直不敢悲伤”。 为
什么呢？ 似乎每一句都语焉不详。

这是非常典型的审美化的 “中国姐
姐”形象，她是那么模糊、美好、微小又温
暖，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孤寂，是被损
害的、无声的。张楚的《姐姐》出现在电影
结尾，使得抒情抵达电影高潮。“姐姐，带
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这里
当然也有一点“呐喊”的成分，但更多的
是“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和《你好，李焕英》

一样， 我们的票房主力们在历时当下的集
体无意识，大概就是再看一看“母亲年轻时
的样子”吧。

（作者为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
讲师）

桂琳

《我的姐姐》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商业电影。 所谓现实题材商业电影，主
要指的是将社会问题戏剧化，又符合商业电影操作规律的电影创作。 值得注
意的是，并不是只要触及社会问题的商业电影就一定能得到观众认可，获得
高票房。 其中的要点在于现实题材如何进入商业电影，因为商业电影的特性
决定了它在处理现实题材时需要更多的技巧。

首先，商业电影的观影对象是数量极其巨大的普通观众，必须考虑他们
的观影愉悦和情感投入问题。 如果观众没有能够得到这两点，就不能称其为
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 其次，商业电影因为其广大的受众，必然具有不可估
量的社会影响力，也不得不考虑其效果的问题。

《我的姐姐》的两位主创虽然是电影新人，但该片在票房上却取得了很
不错的成绩，并引发大量的相关社会议题讨论。 所以，其操作技巧值得我们
展开认真的分析。

文艺百家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一种关注

商业片的情感体验必须带有理想性超越性

她触摸到了现代性
却无法负担现代性的代价

《我的姐姐》领跑近期新片票房排行，再
度证明现实题材电影重要地位之余，也引发
对相关话题的深度思考———

荨▲ 电影《我的姐姐》剧照

《我的姐姐》为观众提供了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获得的情感释放的动力，也启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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